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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粉丝文化总是被一种含混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

和评价。想要澄清粉丝文化的社会含义，首先需要辨别的，便是这一理解和评

价方式。 

这一方式之所以形成，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消费文化的日益发达，恋上某一

件物品或文化产品，由某种特定的偏爱或忠诚来确立乃至加强人和物之间的关

联，弥补意义感的整体匮乏，这一类做法正日益普遍；既是各大品牌广告推销

的基本手段，也是普通人确立自我意识、扩展社会关系的一个必要步骤。于是，

当苹果定期更新版本、牢牢绑定消费者的忠诚和钱包，引发果粉们日夜排队之

时，当大伙追看《甄嬛》和《琅琊榜》，分享和交流由此而来的娱乐新闻之时，

当中国游客总是把在境外扫货当做旅游的一大目的之时，人们实际上便浸泡在

广义的粉丝文化之中。而当爱马仕将罗兰巴特《恋人絮语》的全文印制成丝巾

出售，以示追念之时，似乎更是在坦然直言，对人和物之间关系的深刻解析，

并不妨碍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这一类关系的渴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广泛分享。 

然而，另一方面，当对此类关系的渴求被某些个人和团体以加强版的形式，

集中呈现出来的时候，照旧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惊骇和巨大的争议。无论是青

年热衷于二次元的 cosplay、跪拜“痛列车”，还是庞大的粉丝帝国的崛起，人

们的第一反应里仍少不了狂热、不可理喻的直感。媒体则顺势贴上“粉丝文化”、

“青年亚文化”一类的狭义标签，将其归为异类。而对那些自认为属于某一粉

丝团体的人来说，此种不可为外人道的神秘感，也被欣然接受，作为身份标榜

的动力之一，增加本团体中的认同感和团结感。 

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中，粉丝文化总是以这样一种实际上互通有无、深刻

关联，却表现得彼此对峙，借由理性/非理性，冷静/狂热、正常/失范等一系列

二元对立方能被接受的面目存在。“广义的分享”和“狭义的侧目”是其基本特

点。而这样的理解模式，也构成了它在当前社会中被把握、征用和持续生成的

基本方式。 



在这一理解模式的基础上，粉丝文化的评价路径得以确立。其中，最重要

的是两条。其一，评价其对既有的文化标准的冲击。粉丝文化的对象，往往为

文化工业的产品。对此类产品展开自主的改写和再创作，是粉丝文化区别于一

般的文化生产而成立的重要指标。人们也由此哀叹/赞美，粉丝文化改变了文化

工业从上而下的引导/灌输，组织起了从下而上的文化运动。然而，在上述二元

对立的理解模式中，判断文化的标准并未真正改变。既有的社会主流文化，往

往选择粉丝文化中可以理解的部分，在狭义的文化层面将其标榜为拾遗补缺式

的新内容，加以吸纳，而将过分的、狂热的和非理性的举动，视为泛泛的无意

义的“脑残”，弃之不顾。由此，在二元对立的模式支配下，粉丝文化带来的所

谓“文化冲击”，始终稳稳地发生在社会主流文化内部，成为其吐故纳新的一个

部件。在这里，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人人都在享用“屌丝”一词的快感和便

利，却依旧对持续制造网络事件的李毅吧（帝吧）瞠目结舌甚至大加批判。其

二，瞩目于粉丝文化对既有的经济模式带来的冲击。显然，在注意力经济的时

代，注意力的稀缺和内容生产的极大丰富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新一轮供给

和需求间的矛盾。粉丝文化形成的注意力密集、高度忠诚和持续的文化生产力，

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效应，往往被视为对当前这一矛盾的解决之道。有意

思的是，一旦人们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粉丝文化，在展开文化评价时令人尴尬的

狂热和非理性，便摇身一变，成了大受欢迎和被充分肯定的经济数据。无论是

鹿晗的微博评论量屡屡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是粉丝们重复购买同一张专辑、

反复观看同一场电影，以创造新的销售纪录，越是被社会主流文化侧目、排斥

或假装不存在的“非理性”，越是成为注意力经济的中流砥柱。 

毫不意外地，无论从上面哪一条路径出发，都并未跳出主流文化预设的理

性/非理性、正常/失范乃至经济/文化这些更为基本的分类法；所能给出的对粉

丝文化的评价，自然也就似是而非。实际上，只有把上述两种评价方式放到一

起综合观察时，方能发现主流文化在生产和吸纳时粉丝文化的基本逻辑。那就

是，一方面，无论是广义的粉丝文化中消费者的狂热购买，还是狭义的粉丝文

化中粉丝们再创作的热情，所有这些看起来难以解释的“非理性”，恰恰是既有

的社会理性逼迫和压制的文化结果。另一方面，主流文化所推崇和认可的“理

性”，也早已无法满足消费社会对欲望生产的需求。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经济上

的运作，受此类主流文化支配的社会，一刻也离不开“非理性”的鼎力支持。

然而，主流文化对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接纳，却被刻意局限在经济的领域。

于是，在主流文化中不可解释的部分，便被扫入经济的范畴，变成令人欣喜的

数字。反过来，在经济上无法处理的供求矛盾，便求助于粉丝文化一类的方案。



在这样一番的摆布腾挪中，理性和非理性之间转化的社会根源，以及由此标示

的文化和经济之间正在出现的新关联，被彻底遮蔽。 

到了这一步，也就不难明了，一味依从既有的文化/经济标准，人们不可能

真正评价粉丝文化，也无从理解它的文化意义。因为上述主流文化生产和吸纳

粉丝文化的逻辑决定了，粉丝文化对文化标准的改写，在落实于具体的文化之

前，首先遭遇的是如何理解“经济”，如何解释“经济”和“文化”之间关联这

一类更为整体性的文化问题。或者说，当经由经济定义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

在此基础上的二分，实际上构成了今天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之时，讨论粉丝文

化对文化标准的改写也好，对经济的巨大贡献也罢，首先需要重新判断和审视

的，恰恰是其穿透和颠覆当前这一套解释经济/文化的整体性说法的能力。 

一旦从这一角度来看待粉丝文化，便会发现，它的态度不可谓不新颖，它

的冲击也格外有力。这是因为，它正在动摇和大规模否定着的，正是当前这一

主要由对经济的理解而构建起来的主流文化中最为基本的内容。比如，对于理

性的确信，相信人是经济理性的个体，其行为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

的创造和参与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来自于利润的驱使，他的快乐和不快，来自于

个人的自由选择。显然，在粉丝文化中，人们恰恰因为不如此行事而显得不可

理喻。倘若在粉丝文化中，也存在着一种主体的理想类型的话，那么，不计利

害的付出，以兴趣而非利益为目的的有效组织、广泛分享、自我约束乃至自我

学习，恰恰构成了和“经济理性人”迥然有别的新的主体类型。对这一主体类

型来说，经济利益退居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位置，而荣誉感、满足感、责任感

和团结感的地位上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目标。新的组织、流通和评价方

式也围绕着这些新的价值目标，开始出现。无论是知乎上字幕组成员对自身感

受的讨论，还是“鹿饭”的管理者和参与者的自我理解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理

想类型的蛛丝马迹，尽管很多时候它仍然免不了和旧的主体类型彼此纠缠，急

需辨认。 

此时，企图从道德上去定位这些新价值，以为粉丝们各个都是活雷锋，恐

怕是一场无用功。因为粉丝文化中理想类型的形成和个别人的道德无关，它不

过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后，新的生产关系和工作伦理正在生成和磨合时出现的

特定的社会样态。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曾指出，市场交换、互惠、家计和再

分配，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经济组织方式，每个时代都有其占据主流的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这其他方式的彻底消失，市场交换占据主流，也不过是一时之事。

倘若这一说法成立，那么粉丝文化所揭示的，恐怕便是新一轮变动的开端。一

种新的不以利润为目的的理解和组织经济、进而创造文化的方式，正由当前主



流文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此时，以粉丝文化的面目出现

的文化，与其说是哪一种具体的文化种类，不如说它是在内容生产占据主导、

稀缺性不再制约生产之后，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方式开始衰退，重新定义和组

织经济，乃至确认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新需求由此产生的一大征兆。如何理

解这一征兆，进而理解社会对文化的新要求，恐怕才是粉丝文化正在向人们提

出的文化标准问题。 

就此而言，当社会主流文化以理性/非理性，经济/文化的二分法来理解和

“安抚”这一新兴文化时，实际上展开的是一场新旧文化之间的战争。不管是

在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字幕组的遗憾谢幕，还是以“粉丝经济”之名泛滥的新一

轮营销之道，都是以利润为目标的旧文化从新文化中获取养分，就此寄生，以

便更长久地维持自身的迹象。在这一争夺战中，即便孕育着新的价值观念和组

织方式，新兴文化也并不一定就能获胜。尤其是，当所有的新意，总是被社会

主流文化顺利转译为它所秉持的陈旧的价值和语言时，更是如此。彼时，它很

可能将合乎无数大众文化产品的自我预言，沦为《骇客帝国》中那些为母体源

源不断供给养分、维系假想中的经济理性人狂欢的无知觉的单体。 

而这也意味着，这将是一场所有人的战争。因为它的胜负，并不只和粉丝、

和他们所热爱的对象相关，而是和被经济理性所统治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密

切相关。在今天，是否有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主流文化各种转译和寄生的诡计，

理解以粉丝文化为代表的这一类新文化的价值，解析它们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进而认同它的基本态度和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将决定未来社会的走向，决

定着人们是继续笼罩在历史终结的阴霾之中，还是终将迎来一个全然不同的新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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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粉丝文化的因势利导》为题刊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 

 

 

 


